[image: image1.png]B =& A £5



[image: image2.jpg]


[image: image3.jpg]


[image: image4.jpg]


[image: image5.jpg]


[image: image6.jpg]


[image: image7.jpg]


 

 

 


滨海新区   第106期   2010年4月26日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看真实的世界！ 





【明慧网】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集体上访，迄今已经11年了。因为中共在当年“425”大上访之后三个月之内，发动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场规模浩大的迫害运动，许多人很自然地把这两件事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发生上万人去北京，就不会导致中共镇压。”果真如此吗？


 “截访”和“促访”


先从425北京上访的直接起因来看。425上访的直接起因是天


津发生了当地警察殴打并无理抓捕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的警察对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去北京。可以说，天津警察在催促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


今天，很多人都熟悉一个具有“中共特色”的名词，叫作“截访”。因为缺乏司法独立，各地民众因遭受不公对待而无法在当地解决，往往不得已而到北京上访，这通常被中


共视为“不稳定因素”。这类事情多了，地方当局的“政绩”因此要受到影响。因此各地都专门派人在北京“截访”，把访民押回原籍。轰动全国的安徽女访民李蕊蕊被强暴案，就是在李被“截访”押在宾馆期间发生的。


11年前“截访”还没有如今这么猖狂，但地方当局总是巴不得老百姓不要到北京上访，怕影响了自己的乌纱帽，怎么还会“催促上访”？尤其1999年4月底，正值中共“六四”大屠杀10周年敏感时期，天津警察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信口怂恿民众去北京上访。也就是说，天津警察执行的确实是来自北京的命令，极力促成修炼群众到北京上访。说法轮功学员一夜之间出现在北京城，中共出其不意而大为恼怒，这都是后来按宣传需要编造的谣言。


“425”之前的风云


天津抓人、打人事件的背景，是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刊登了政法委罗干的连襟何祚庥的不实文章，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佛家修炼大法。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炼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在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自发到编辑部澄清事实。当出版社方面了解事实后，正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


而在天津事件之前，一九九六年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就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一九九七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


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


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在全国各地，两次调查都没有搜集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但公安部并不死心，辽宁、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开始强行驱散无辜的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


令中共尴尬的“好人太多了”


可见，罗干一伙要挑起“法轮功事件”，由来已久。即使425上访事件没有发生，罗干们也会制造别的什么事件来促成一个所谓“法轮功事件”。而最终在1999年4月25日万人上访发生之后，江泽民终于跳到前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迫害。


迫害发生7年后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中披露了中共发动迫害的真正原因：江在1999年4月25日当晚给政治局写的信（在文选中题为《一个新的信号》）中，明白表示了对法轮功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民心的凝聚力的担忧，认为法轮功在和“党”争夺民心。江问道：“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


法轮功作为一种佛家修炼法门，没有想和谁争民心，也不想战胜谁。可是在当今道德沦丧、党官贪腐淫乱的社会中，以“真、善、忍”为基本原则的修炼如一股清泉，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人心向善乃本性所趋，这也许就是“凝聚力”吧。


这样看来，这场迫害的发端，说来和425大上访并无因果关系，和科学不科学，吃药不吃药，也没什么关系。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最终原因，说白了不仅仅是“炼功人数太多了”，而是“好人太多了”。大批民众信仰“真、善、忍”的实践，把一切不正的都暴露出来了，尤其是以谎言、暴力为依托的中共政权更坐立不安，于是它便大打出手。如此而已。








假如没发生“四·二五”大上访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前举行法轮功真相图片展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片展传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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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在英国“普利茅斯尊重节”上告诉人们，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们正在遭受着迫害








■1999年4月25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静静等待着向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





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海英女士于2008年7月被警察非法绑架，之后张海英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迫害。本应2010年1月11日放人，那天，她的很多亲人都去接她。她的大姑姐问管教：“今天放的人有没有叫张海英的？”“有”。“什么时间？”“十点钟。”


将近十一点时从里面出来的却是队长金丽华和两个管教，冲着张海英的家人说：你们回去吧，今天不放了，三个月后放。中共警察这种随意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行为是经常发生的。


从1月11日开始，张海英的家人一直去劳教所要人，过程中问那里的警察：“你们按不按照法律办事？”那里的警察说了一句大实话：“我们不按照法律办事，要按照法律办事就关不了法轮功了。”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一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被中共贴上了所谓“部级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的标签。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不妨来看看曾经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从而了解中共的所谓“现代化文明”的真实含义。 


金玉其外的人间魔窟 


天津双口劳教所位于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其外部看上去就象一个军营。二零零一年前后，这里有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八个班，九十六个床位，实际容纳一百五、六十人。没有床的只能睡地板。冬季阴面不供暖，几十人就睡在阴冷的监室里。由于阴暗潮湿，被关在这里的多数人都生了疥疮。苍蝇、蚊子终年不断，“四害”之一的臭虫在这里多得无法形容，夜里随便一抓，就能捻死几个。 


法轮大法学员被关在二楼，终年不供水，平时大家都是到车间里去洗漱。每逢过年，一连几天不让大法学员下楼，喝生水都很困难，根本无法洗漱。可平时又有干不完的活，没时间洗，所以身上长了许多虱子。有一个学员在自己身上抓了一百多个虱子，学员戏称这里的“飞机（苍蝇蚊子）、坦克（臭虫虱子）狂轰滥炸。” 


然而，监室的外观却伪装的很巧妙：床上铺的是雪白的床单，平平整整，绿色军被四棱见线，豆腐块样的毛巾、完全一样的牙膏牙刷整齐划一，但这些全是摆样子、应付上面来人检查的！根本就不允许学员使用；“规范”的作息时间表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这里只有“作”而没有“息”。 


劳教所规定大法学员只准夜里十二点以后才允许抱被休息，实际大多数学员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三、四点钟，六点又被喊起来出工。更有甚者，干到天亮活都没有干完，连“放茅”（里面把入厕称为放茅）的时间都没有，周而复始。 


为了从劳教的大法学员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恶警指使“人头”（即牢头狱霸，均是纹身刺字，如凶神恶煞，都是与某个队长有关系或是打起人来心狠手黑的家伙）给学员施压，完不成奴役劳动任务就对学员进行毒打，二中队中队长姚来春就堂而皇之的说：“臭劳教，一天睡两个小时就足够了。”“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小名叫劳教。” 


二中队的指导员甄润仲经常恐吓学员：“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出了事儿，你去死也得给我顶。你死了，我给你花九十九块钱一烧，北仓（火葬场）我有熟人，不用排队，到那儿就烧，我给他一百，他得找我一块，这一块我还买一包方便面呢！”像这样威胁恐吓学员的事情，在劳教所极其平常，司空见惯。 


大法学员遭受了无数的肉体和精神迫害。二中队副中队长何军经常对已经熬夜很多天的大法学员说：“怎么样？考虑考虑吧，把活收了，今天的活不用干了，去睡觉吧！”意思就是你只要考虑写悔过，就可以去睡觉。二中队的小队长李华经常在后半夜把干完活的学员找去进行所谓的“谈话”，其实就是不让学员睡觉，对大法学员进行折磨，妄图摧垮学员的意志，迫使“悔过”。学员们常无奈的开玩笑：“干吧，要相信政府，政府不会让我们干二十五个小时的。”在这里，“痛痛快快放个茅，甜甜美美睡一觉”竟成了奢望！ 


四中队指导员常建平曾在年底所谓“奖惩大会”上说“让学员们吃饱吃好！”而事实呢，大法学员每天只有五个拳头大小的馒头，早晚是黑的，中午稍白一点，而且馒头里经常出现老鼠屎！掺了自来水的稀饭，米粒屈指可数。菜是腐烂、发霉、变味的白菜，根本不洗，放在水里一煮就算了。因为根本吃不饱，一到半夜，大家都饿得没有了力气，然而劳教所却规定：凡是坚修大法不“转化”的学员一律不许购买方便面等食品。轮到“改善”伙食（只是吃大米饭而已，每人分到的米饭少得可怜，而这也只是一年中才有的几次）对大法学员来说，就是肯定要挨饿的日子！ 


在这样极其恶劣、充斥红色恐怖、无法无天的环境里，双口劳教所所长郑金东却恬不知耻地说：“这里的条件是最好的！” 


跳梁小丑的一次大暴露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天津市劳教局的一个姓张的局长亲自坐镇，给四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开加期处理大会。劳教所所长郑金东在大会上吼道：“今天他们四个顽固分子（指被非法加期的周向阳、黄敏、李良、韩英四位大法弟子），有的虽没有到期，但是提前给他们加期，等你们都到日子了再加期，我们已经等不了了！劳教是有政策，加期最多只能加一年，告诉你们，加满一年你也走不了，褚继东不就是个例子吗？礼拜日（二零零一年九月九日）已经给他办了解教手续，但是他仍然走不了！就地给他办班，还不“转化”，就地逮捕，然后撤捕，再劳教三年，再加期一年，那就是四年。两次，你就（转第4版）零八年的奥运会了！我看你这一生有几个八年？我老了，退休了，我们还有年轻的，让你的一生就在这里度过！”（当时褚继东已被非法劳教三年，身处何处不详） 


郑金东手指着那四名大法弟子，阴阳怪气、色厉内荏地说：“马上就给他们加期、调所，调到哪里，我这里不想说，反正是调到一个不如我们这里的地方，因为我们这里的条件是最好的！”他念完对四名学员的加期决定，就用嚎叫的警车把他们非法劫持了。 


大会刚结束，大法学员李学红站起来高喊：“张局长，我要反映大法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话音未落，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叫于强，另一个不详）立刻将李学红摁倒，一大队郑某（指导员）马上指挥喊道：“把他嘴给堵上，腿摁伤了我负责！”而那个张姓局长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仰靠在椅子背上，把脸扭向了一边。 


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驻劳教所的岳某曾经在二零零零年年底减期大会上讲：“凡是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加期的我们都支持，凡是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减期的我们都批准！” 


面对邪恶的残害，大法弟子岿然不动 


在这个纳粹集中营式的人间地狱般的“部级现代化文明”劳教所里，恶警及打手们没日没夜、无休止的非人折磨、迫害大法弟子。他们利用学员奴役劳动时间，用最大音量反复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音，对学员进行精神摧残。学员不听，他们命令四个劳教人员手摁着大法学员的头，强迫学员听，并强迫学员背诵其中的内容，每天写“思想认识”，学员稍有不从，动辄就是打骂、电棒等肉体折磨。 


一中队的楼上，长期有四个打手，其中一个叫平永利（外号小六）的多次说，“郑队说了，胳膊、腿打伤了没事，只要不打死就行。打悔过一个奖励我们20天！”话语中充满了血腥味。面对如此邪恶疯狂，大法弟子岿然不动，使得邪恶黔驴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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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纽约报道）四月的纽约花红柳绿，位于曼哈顿上城的“常青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内绿草如茵，春花灿烂，学子们川流不息。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至十五日，该校的法轮功俱乐部在校园中心地带举办为期四天的“真相图片展”，介绍法轮功真相。


二十幅大型图片竖立在校园的中央，引起了过往师生的注意，人们驻足浏览，并接受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回答了人们提出的问题，比如，有人问到关于天安门自焚事件，法轮功学员针对自焚事件中的种种疑点，说明该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用来诬陷法轮功的。


哥大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克里策曼表示：“哥大信奉言论自由，人们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严重迫害，我们应该了解世界其它地方人们的遭遇。他们能在这里办展览很好。”


哥大国际关系研究生A.J.从远处看到展览就被吸引过来。他说：“这里所讲述的迫害，是人类价值不能接受的，这个政府（中共）在系统地迫害人权，类似于群体灭绝罪。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给其施加压力。”


不少师生对学炼法轮功感兴趣，询问教功地点和时间。








天津双口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接第3版）看不到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了！我看你这一生有几个八年？我老了，退休了，我们还有年轻的，让你的一生就在这里度过！”（当时褚继东已被非法劳教三年，身处何处不详） 


郑金东手指着那四名大法弟子，阴阳怪气、色厉内荏地说：“马上就给他们加期、调所，调到哪里，我这里不想说，反正是调到一个不如我们这里的地方，因为我们这里的条件是最好的！”他念完对四名学员的加期决定，就用嚎叫的警车把他们非法劫持了。 


大会刚结束，大法学员李学红站起来高喊：“张局长，我要反映大法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话音未落，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叫于强，另一个不详）立刻将李学红摁倒，一大队郑某（指导员）马上指挥喊道：“把他嘴给堵上，腿摁伤了我负责！”而那个张姓局长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仰靠在椅子背上，把脸扭向了一边。 


天津市北辰区检察院驻劳教所的岳某曾经在二零零零年年底减期大会上讲：“凡是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加期的我们都支持，凡是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减期的我们都批准！” 


面对邪恶的残害，大法弟子岿然不动 


在这个纳粹集中营式的人间地狱般的“部级现代化文明”劳教所里，恶警及打手们没日没夜、无休止的非人折磨、迫害大法弟子。他们利用学员奴役劳动时间，用最大音量反复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音，对学员进行精神摧残。学员不听，他们命令四个劳教人员手摁着大法学员的头，强迫学员听，并强迫学员背诵其中的内容，每天写“思想认识”，学员稍有不从，动辄就是打骂、电棒等肉体折磨。 


一中队的楼上，长期有四个打手，其中一个叫平永利（外号小六）的多次说，“郑队说了，胳膊、腿打伤了没事，只要不打死就行。打悔过一个奖励我们20天！”话语中充满了血腥味。面对如此邪恶疯狂，大法弟子岿然不动，使得邪恶黔驴技穷。 中共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十多年，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正是中共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科学的暴虐而招致天谴。二零零二年，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桃坡村百吨巨石上惊现“中國共產党亡”六个大字，向人类昭示了天意；二零零四年《九评共产党》的横空出世给共产党盖棺定论；至今7200多万人的退党大潮更向国人拉响警报。北方的特大暴雪；西南五省的特大干旱；山西、河北、青海、西藏的地震；4月中旬哈尔滨50年不遇的暴雪等一系列异常的天象无不催人快快觉醒。多问一个为什么，多一份思考吧，神留给人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


愿天下人都能明白真相、愿天下人都平安。








相传在明朝万历年间（西元1573—1620年），九华山下居住着一位青年农夫叫宁成，他自幼丧父，又无兄弟姊妹，一直与瞎眼老母相依为命。生活虽然十分清苦，但他始终对老母孝敬有加。


盛夏的一天，烈日炎炎，宁成在地里锄草，口渴难忍。一位白发老翁从旁边经过时，给了他半个鲜桃，吃过以后心里透出丝丝清凉。他见老翁年事已高，行走困难，便主动送老人回家。走到一堵岩壁前，老翁叩石，石壁顿开，露出一个洞穴，里面的珠宝琳琅满目。老翁劝宁成留下来为他种桃。宁成想到家中还有瞎眼的老母需要自己孝养，于是便说：“家中尚有老母。”


老翁被宁成的孝心所感动，驾风将他送到其老母身边，这时宁成方才醒悟到，自己遇到了神仙。他正准备叩拜，老翁却轻拍其背，宁成吐出刚吃下的半个桃，老翁却已不见。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老翁的声音：我叫翁期云，藏起我那桃，等你日后尽完了孝心，吃了桃喊三声翁期云再叩壁，我再来带你去登仙界。后来据说，宁成小心赡养母亲直至其寿终之后，就随老翁隐居山中修仙去了。（资料来源：《九华山旧志》等）


历来，神仙要的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然而现在的人们，在拜神的时候，想的却都是求取名、利、富贵等的世俗念头，丝毫不知道要忏悔自己的过失，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真是可悲可叹。（文/莫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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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九华山孝子遇仙记








机缘





（明慧记者英国采访报道）今年二十四岁的罗伯是英国伦敦市中心一家文具店的副经理。从十九岁起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想找到人生的根本。他试着在宗


教中寻找，读过圣经、佛经等，也尝试过打坐。他感受到，自己找的不是这些，可又不清楚到底要找什么。


二零零七年的夏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来到了他工作的商店，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同时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并建议他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摄政公园的炼功点学炼法轮功。周日，罗伯真的来到了炼功点，在炼第三套功法的时候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能量通透全身，那种感觉非常奇特。从炼功点回来的当天，他就与好友詹姆斯（James）分享自己奇特的经历。詹姆斯和他一样，也学打坐，他们常常交流各自打坐的体会。他建议詹姆斯：这个功法非常奇妙，你应该去试试。


当时的罗伯考虑的还是如何过得更舒适，所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极力地放纵自己，想尽情地享受生活。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种放纵的追求让他越发觉得内心空空的，好象少了什么东西，而想要改变自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想法却越来越强大。在二零零八新年到来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些大的变化。让罗伯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只是和詹姆斯提过一次法轮功，后来再未谈过，但是詹姆斯真的去了炼功点，并开始修炼法轮功了。这次是詹姆斯给罗伯带来了《法轮功》一书，并在后来他又阅读了《转法轮》。从书里，罗伯明白了一些曾让自己困惑的奇特经历。“当我回到了曾去过一次的炼功点，开始了修炼，这让我感到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修炼法轮功后不久，罗伯停止了抽烟喝酒。“我抽了七年的烟，我试过戒烟口香糖，我试过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戒除，都没有用。”但是修炼法轮功后，戒烟似乎不是那么难了，“法轮功教人将抽烟看成是一种执着心，不是人们需要的。当我明白后，我差不多立即就放弃了抽烟。”


在修炼前，罗伯曾换了一份工作，离开了公司。可是在修炼后不久，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公司。几个月的离开让他的同事们对他刮目相看，也让罗伯看到了自己修炼后的改变：“我以前的同事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我，是一个友好的罗伯，愉快的罗伯，这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改变，以及我对别人的影响。特别作为经理，有很不顺利的时候，或者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会影响到其他人。但现在看来他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工作。”


而这也让他的家人非常高兴，因为罗伯不仅戒了烟酒，他的身体更加健康，内心也更加快乐。“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争论的人，现在我变得比以前平和，因为遇到事情时，心里有了缓冲的余地。但我仍然有些自私，我通常喜欢以自我为中心。”罗伯坦诚地谈着自己修炼后的变化和仍有的不足。


法轮功教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向内找，看自己的不足，这让喜欢争论的罗伯有了新的体会：“如果一个人争执，另一个人也回嘴，他们会一直争吵下去。但是如果有人和你争吵，你用善心待他，忍让他，你让他看到还有别的方式去对待，这样可以让情况逐渐好转。”


在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罗伯参加了一次游行活动，在集体功法演示中他感到身体特别轻，脑子也特别清醒。也正是在这次活动中，他第一次听到法轮功学员讲述自己受迫害的经历，他落泪了。那天对他而言非常特别。


从此，罗伯开始参加各种活动，告诉人们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他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炼法轮功后，改善了我的生活，（接第3版）


（接第2版《机缘》）我得到了身心自由，道德提升，提高了自制力。可是中国十几亿人却被剥夺了和我一样受益的权利。我很高兴能帮助告诉人们真相，这样人们可以作出他们自己的决定。我想为此花更多的时间。”


二零零九年，罗伯和他的女友一样，开始在欧洲天国乐团吹低音号。最初他只是想让自己能从演奏乐器中得到放松，就象当初他学弹钢琴一样。但是在参加了天国乐团后，他发现自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可以用音乐展现法轮功的美好，帮助人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功。“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一种全新的帮助人们了解真相、了解中国的方法。在演奏结束后，常常可以看到人们非常高兴。”


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罗伯自己花钱购置乐器、演出服，并支付在欧洲各地演出的交通费、住宿费等。他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来帮助中国人了解真相。“对我而言，英国人、中国人、美国人或者非洲人，都没有区别，我们都是人，如果我可以帮助英国人，我也可以帮助中国人。”天国乐团的演出也可以帮助人们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比如现在已有超过七千万人退出了中共党、团、少先队等。“当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的德国，在八十年代末期，没有人想到共产社会会有什么变化，但是三个月后，一切都改变了。”








警察的大实话














